


当年收养战争孤儿的中

国妈妈如今已 容颜苍老

并怀有身孕
,

她们没有挤上回日本的

车
,

而是进了当时设在长春客车厂的

难民营
。

后来小姨告诉她
,

有许多日本妇

女和儿童自杀身亡
,

许多人得病冻饿

而死
。

许多日本母亲为了救孩子一条

命
,

求中国人将她们的孩子领走
。

在

她们三人就要饿死时
,

一位在饭店上

灶的赵师傅
,

经常把

饭店里的剩饭剩菜偷

偷地拿给她们吃
,

这

使在危机四伏的环境

中生存的她们感到一

丝温暖
。

不久
,

盐原初美

的母亲生下了第二个

孩子
,

之后的第七天

她就死去了
。

那时
,

盐

原初美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和淋巴腺结

核病菌
,

下巴下边淌脓不止
。

母亲死后
,

小姨喂养盐原初美
。

但

当时只有 �� 岁的小姨自己尚且不知如

何度日
,

小姨狠了狠心
,

找到赵师傅
,

托他把盐原初美送给一对中国夫妇
。

盐原初美的养父杜凤山是长春市

铸锅厂的电工
,

养母于世芳是家庭妇

女
。

他们把垂危的盐原初美抱回家
,

给她取名杜冬梅
。

现已六十多岁的盐

原初美回忆往事时说
� “

我是爸爸
、

妈

就连茫茫无际的大兴安岭人迹罕至的

原始森林
,

都曾有流浪的日本母亲和

她们的孩子
。

善良的中国妈妈还没来

得及修补战争创伤
,

就向她们伸出了

救援之手
—

�� �� 多孤儿被中国妈妈

收养
。

� ��� 多个孩子引来 � ��� 多个中

国妈妈
,

进人 � ��� 多个家庭
—

可谁

能想到
,

这些中国妈妈中有的丈夫被

日本人杀害
,

有的亲骨肉命丧关东军

之手
,

有的自己曾遭受 日本警察凌辱

死里逃生
—

然而
,

她们却收养了
“

敌

人
”

的孩子 � 这些战争弃儿在中国妈

妈家里享受了胜似亲儿的待遇
。

他们

也与中国妈妈结下
“

血浓于水
”

的深厚

情谊
。

在我采访的孤儿中
,

有 �� 多人

跟中国妈妈和兄弟姐妹们融为一体
,

不知道自己是日本人
。

当妈妈揭开他

们的身世之谜
,

他们哭了
。

盐原初美是 日本长野县盐民市

人
。

她一家在日本本来有一个稳定和

美的生活
,

父亲盐原贡的工作不错
。

但日本政府发动的那场战争毁了这一

切
。

他们一家被迫来到中国东北
,

成

为日本
“

开拓团
”

成员
。

��� � 年
,

日本天皇裕仁宣布
“

日

本无条件投降
” ,

她一家同无数在中

国的妇女儿童一样
,

成为战争的牺牲

品
。

那个残酷的秋天
,

她母亲 �父亲

充军� 带着小姨和不满三岁的她随着

人流逃到长春
,

准备经通化
、

朝鲜回

国
。

但当时母亲患有严重的肺结核
,

妈的冬梅
,

他们把我捧在手里怕冻着
,

含在嘴里怕化了
。 ”

在她的记忆中
,

爸爸 �
�

�� 米的个



头儿
,

高高大大的
,

永远穿着一身劳动

服
,

戴着工人帽
。

爸爸是山东人
,

脾气

不好
,

张口就骂人
。

从孩童到中年
,

冬

梅见过爸爸无数次发脾气
,

骂过他的

同事
,

他的妻子
,

但却从来没有骂过冬

梅
。

如此
“

专制
”

的爸爸
,

却专
“

听
”

女儿的话
。

女儿一说话
,

他的气就消

了
。

因此
,

遇有爸爸发脾气骂妈妈时
,

只要冬梅出面劝解
,

立刻
“

化干戈为

玉帛
” 。

��� � 年
,

冬梅考上了长春白求恩

医科大学
,

这让大字不识一个的爸

爸
、

妈妈高兴得几夜没有睡好觉
。

自

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小病孩考上了大

学
,

他们多么激动啊 � 他们倾尽所有

为冬梅准备了上学用品
。

那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
,

每个城

镇人口每月仅有半公斤细粮
,

爸爸
、

妈

妈舍不得吃
。

他们怕冬梅吃不惯学校

的饭菜
,

每隔几天
,

妈妈就用一只小保

温瓶提着大米绿豆粥
、

玉米面饼子送

到学校
。

妈妈还把玉米面炒了拌上糖

当油茶面
,

用开水冲了给她喝
。

同学们

羡慕地看着已是大学生的冬梅跟妈妈

撒娇
。

有一次冬梅发高烧
,

妈妈竟一天

三次拎着药瓶给她送来熬好的汤药
。

��� � 年 � 月 �� 日中午时分
,

贝召

洋二率领的哈达河开拓团行至麻 山
“

西大坡
” , “

先头部队
”

发现前边有苏

联红军
。

按照事先
“

预订
”

的方案
,

突

然掉过枪口疯狂地向妇女儿童们开枪
、

扔手榴弹
。

几个青年学生急忙冲出树

妈妈是那种典型的中国妇女
,

性

格温顺
、

善良
,

特别能干
,

家里家外

都是一把好手
。

冬梅来后
,

她把一生

的爱都给了冬梅
。

杜冬梅从小一直有

病
,

从她三岁那年来到杜家起一直到

十几岁
,

杜家这对夫妇就与医院结下

了
“

不解之缘
” 。

冬梅八岁那年进了长春市西三马

路小学上学
,

成了那一片居民区中最

娇气的孩子
。

同学们都很羡慕她一一

妈妈爸爸对她太好啦 � 没人会想到她

竟是个日本孩子 �

林
,

向贝召洋二报告
。

贝召洋二大声喊

着要效忠天皇
,

宁死不当俘虏
,

命令全

体
“

自决
” 。

于是
,

宁静的
“

西大坡
” ,

枪击声手榴弹声和人们哭嚎之声响成

一片⋯ ⋯

望着同胞漫山的尸体
,

贝召洋二

面朝东方遥拜
, “

扑通
”

一声跪下
,

喊

着
“

天皇万岁
”

的口号
,

猛地提起手

枪
,

把乌黑的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

穴
,

饮弹自杀
。

副团长上野胜和等也纷纷效仿
。

这时
,

一位医生大喊
� “

还是生命

重要
,

大家快逃命吧 �
”

“

砰
”

的一声
,

一个飞弹击中了医

生
。

医生回头看看射杀他的人
,

笑笑
。

他的手
,

还向前指着
。

他这一指
,

有 ��� 多人侥幸逃生
。

�� �� 年年底
,

我寻访了
“

麻山
” 。

时间淹没了一切
。

当年不大的小屯
,

房屋如挤挤挨挨的贝壳
,

已把一大面

山坡铺满了 � 我们的车在蜿蜒的路上

拐来拐去
,

夕阳西下
,

坡上那些高低

错落的白墙红瓦房子在四周暗灰色的

背景衬托下格外生动
。

车子继续西

行
,

在一片看不出有任何异样的地

方
,

我们找到了
“

麻山事件
”

原址
。

有

碑为证
。

这是一个半米高
、

宽不盈尺

的石碑
。

碑上竖刻了八个红字
� “

永世

不忘养育之恩
” ,

落款是
‘

旧本驻鸡西

哈达河开拓团
” 。

我知道
,

在 ��� 多具

尸体中
,

有 � 人侥幸在蚊虫
、

饥饿
、

野

兽的威胁中活下来
,

被中国妈妈救

活
。

这个碑就出于 � 人之手
。

方正县原
“

红部
”

不远处炮台山

西北麓的
“

中日友好园林
”

是世界上

绝无仅有的公墓
,

由三个墓组成
�

方

正县 ���� 多名日本死难者公墓
、 “

麻

山事件
”

��� 死难者公墓
、

日本遗孤远

腾勇为中国养父母修建的公墓
。

我说
“

绝无仅有
”

并不夸张
。

当年日本开拓

团来到方正县
,

把中国老百姓赶到石

头成堆
、

水质不好
、

野兽出没的山里

去
,

把这里大片肥田沃土
“

分给
”

开

拓团民
。

可中国人却以博大的胸襟
,

不计前嫌
,

不忍把当年
“

敌人
”

的骨

骸弃之野外
,

建议给这些嶙个公

墓
。

经过层层请示
,

��  ! 年经周恩来

总理特批
,

才有了这个
“

方正地区日

本人公墓
” 。

还有一个白色的造型呈双手合十

状的和平友好纪念碑
—

祈求永远和

平
。

纪念碑左右两侧的衬壁上各嵌四

� �
�旬田

。。。� � �



字
� “

中日友好
,

世界和平
。 ”

而在日本长野县盐原家族的墓碑

上
,

刻着盐原初美的名字
,

所有的日

本亲人都以为盐原初美已经死了
。

上个世纪 �� 年代中日建交后
,

回

到日本的小姨找到盐原初美的父亲
,

想到中国寻找盐原初美
,

但盐原初美

的父亲没有同意
。

盐原初美真正知道自己是日本人

是在 � � � � 年
,

那一年丈夫林荣要人

党
,

调查中
,

在档案里发现她是 日本

遗孤
。

盐原初美按档案上提供的线索

找到了赵师傅
,

要来小姨的地址
,

给

小姨写了信
。

不久
,

她就接到了父亲

的来信
。

���� 年 �� 月
,

盐原初美带着

孩子回 日本探亲
。

“

二战
”

结束后
,

盐原初美的父亲

从西伯利亚回到了 日本
,

组建了一个

建筑会社
,

家境比较富有
,

娶了一个

比他小 �� 岁的女人为妻
。

盐原初美回

到自己的祖国
,

但父亲对她不热情
,

继母对她和孩子十分疏远
。

回想在中国的日子
,

她的心里难

受极了
。

在那条小河旁
,

留下她多少

美好的记忆啊 � 冬梅不爱在那里待

了
,

爸爸就给她抓小鱼
,

抓蜻蜒
,

抓

蝴蝶
。

有时候还领她看蚂蚁搬家
,

给

她编帼蛔笼子呢 � 总之
,

爸爸千方百

计让她在河边多待一待
,

呼吸那里的

新鲜空气
,

有利于治她的肺病
。

黑龙江省桦南县半截河村
。

这里的日本开拓团曾经
“

星罗棋

布
” 。

在史典上留下名声的
“

千振
” 、

“

弥荣
”

等大规模的开拓团本部也离

此很近
。

然而
,

��� � 年秋天
,

这里也是日

本妇女儿童的重灾区
,

自杀者无数
。

大

批大批的妇女儿童
,

拖着疲惫的身子
,

踌姗前行
,

到处都弥漫着绝望气息
。

她

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半截河村
,

企望从

这里取道依兰
,

再设法绕道回国
。

那时

她们还不知道依兰的难民
,

也同她们

一样
,

怀揣着一线希望
,

踏上另一条不

归路
。

她们还算幸运
,

没碰上贝召洋二

那样杀害自己同胞的刽子手
�

她们九

死一生
,

是刽子手屠刀
、

子弹下的
“

漏

网之鱼
” 。

路边
,

不时出现几个同情她们的

中国妇女
,

发出声声叹息
。

一位善良

的中国母亲手捧两个刚刚从火盆里扒

出来的热乎地瓜
,

送给一个饿晕了的

日本孩子
。

走路东倒西歪的母亲竟为

这两个地瓜
, “

扑通
”

一下跪倒在地
,

给中国母亲磕头
。

��� �年 �� 月 �� 日上午
,

我来到了

依兰县沙河子村
。

这里原先是日本人



开的码头
,

现在叫沙河子港务局
。

现

在的港 口很小
,

只有几个陈旧的二层

小楼
。

当年
,

这里却是一个
“

繁华
”

的

码头
。

大量的中国木材
、

煤炭等资源
,

就是从这里装船
,

顺松花江而下
,

经铁

路
,

成为关东军给养
,

或辗转驶人大

海
,

运抵远隔大洋的岛国
。

同时
,

它还

是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上的
“

军需

码头
” 。

它离搭链河煤矿仅 �� 华里
。

盐原初美刚回国时很难
,

他们全

家人都不懂 日语
。

在中国
,

丈夫是长

春市交通局干部
,

盐原初美是宽城区

医院的医生
。

但到了日本
,

由于不懂

日语
,

他们很难找到工作
。

虽然 日本

医院需要盐原初美这样有经验的医生
,

但她没有 日本文凭
,

不能做医生
。

盐原

初美和丈夫
、

孩子制定了学 日语的计

划
,

她本人也想上 日本的针灸学校
。

当

他们决定接两位老人来日本时
,

这些

计划就全被打乱了
。

他们必须全家出

动打工挣钱
,

才能攒下接老人来日本

的路费
。

在那些日子里
,

盐原初美和丈夫
、

孩子每天早晨 � 点

钟就从家走出来
,

晚上 �� 点钟才能回

家
,

他们到饭店洗

碗
、

包饺子
、

干过许

多种粗笨的体力

活
。

他们攒够了 ���

万日元
,

就开始给

两个老人办理来 日本的手续了
。

盐原初美来 日本外务省的出人国

管理局
,

但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明确地对

她说
�

没有血缘关系的养父母不能来日

本
,

但日本政府可以给他们一笔钱
。

在那些日子里
,

盐原初美一趟趟

跑出人国管理局
,

像疯了一样对管理

局的工作人员大喊大叫
� “

你们有良心

吗 � 在战争中你们把自己的孩子扔到

中国不管
,

中国的养父母把我养大了
,

你们却让我不要他们� 我的养父母不

缺钱
,

他们需要照顾
,

需要亲情 �
”

盐原初美对中国养父母的亲情感

动了日本出人国管理局的官员
,

一位

年长的工作人员偷偷地给她出了个主

意
,

让她把养父母按探亲程序办进 日

本
,

等养父母来日本三个月后
,

她又

在出人国管理局的帮助下为其办理了

在日本定居手续
。

许多年过去了
,

说起养父的死
,

盐原初美仍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
。

她

说
� “

我觉得最对不起养父的是让他

死在了 日本
。

中国人是讲叶落归根

的
。

养父死的时候
,

他跟前没有一个

中国亲人
。 ”

当她听说在中国长春可

以买到墓地
,

决定把养父的骨灰葬在

他的故乡
。

�� �� 年 � 月 �� 日
,

盐原初美在长

春朝阳沟给养父买了一块 �
�

� 平方米

的墓地
。

下葬那天
,

养父的侄子
、

丈

夫家的亲戚都来了
。

当骨灰人土
、

鲜

花摆在养父的墓碑时
,

盐原初美放声

大哭
。

�� � 年 �� 月
,

盐原初美和丈夫于

荣回到了中国长春
。

她说
� “

我这次回

到中国
,

不再回日本了
。

我回中国只

有一件事
,

专心孝敬母亲 �
”

�


